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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钧钧介绍说，在登山的过程中拍照，

是一件危险性极高的事。在很高的海拔

中，由于缺氧，人的行动会变得极度困难，

甚至智商都会随之变低。很多时候，人的

行动都是依靠下意识的动作来完成。在这

种情况下，举起相机拍照是一件危险系数

很高的行为。而有时为了取景，还要脱离

队伍，在错综复杂的登山环境里，这一行为

更是难上加难。

每次登山归来，他都会将自己拍摄的

照片发上网，并配上感性文字。在攀登珠

峰归来后，他用四万多文字和1050幅照片，

组成了一部，名为《我的09珠峰攀登，活着

真好》的作品，并被转载到了天涯论坛中，

点击量高达上百万。

办案民警自发资助

早在 2004 年，经办民警林文洁曾

从浙江赶赴陈结东的老家对其进行追

捕，虽没有成功，却被眼见的情景惊呆：

陈结东的父母和两个小孩只挤在一间

又矮又破的土砖房里，旁边围着几个猪

圈，到处臭气熏天。可就在如此艰苦的

环境里，他的两个小孩还在专心致志地

做作业，家中残破的墙壁上糊满了各种

奖状。

时隔 8年，陈结东的家庭境况依然

没有任何改变，这让林文洁他们感触颇

多。不同的是，女儿陈雨已经上了大学，

儿子陈斌在县城一所重点高中读书，成绩

一直数一数二。

这个家庭的故事深深触动了吴绍

韬、林文洁、余建益三位浙江的办案民

警，他们决定承担起陈雨姐弟的学费和

生活费。不久，陈雨的银行卡里收到了

来自吴绍韬等民警送上的3600元。

姐弟不愿接受的救助途径

陈结东被抓，意味着全家惟一的收入

也没有了。到目前为止，家里共欠下亲邻1

万多元的债务。

记者找到陈雨和陈斌姐弟俩就读的

学校，希望学校能够从助学金方面或者发

动捐款的方式对姐弟俩进行资助。

姐弟俩却表示反对：“害怕同学们知

道家里的事，担心他们背后议论，尽管父

亲是一时冲动，但他现在是犯人的身份。”

陈雨表示了自己的担忧。

陈雨说，她自己的生活费可以通过勤

工俭学的方式挣到，只是，弟弟如果考上

了大学，需要一笔数额不小的学费。

社会救济机制何时出台？

宿松县佐坝乡派出所也给陈结东家

里送去了钱、油和粮食。石晓明是佐坝乡

的党委委员，他表示，村里早已给了陈结

东家里两个低保名额，他还会争取乡里在

经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针对类似陈结东这种因犯罪导致

全家没有了经济来源的情况，社会上有

没有建立一种救济机制？石晓明答复

说，目前还只能是靠个人自发的爱心帮

扶，国家并没有具体的救济措施和专门

的经费。

安徽省法律界资深律师唐功正认为，

救助应该以需救助事实为基础条件，不论

是天灾人祸致伤、致残、致孤，不管是地

震、水灾、交通事故、刑事犯罪等原因造成

的伤害，只要存在需救助的事实就应该救

助。即使是刑事犯罪原因造成了需要救

助的事实，也应纳入民政部门的基本救助

和专门救助体系中。

“救助目的是以人为本，保障公民的

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不应该根据身份

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唐功正说。

浙江三民警自筹3600元给姐弟，佐坝派出所送米送油

“自首计划”彰显救济体制缺失

首位皖籍登顶“非洲之巅”登山者背后的故事

陈钧钧：要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峰
陈钧钧，一位毅力坚强的登山

者。5年来，他用感性的文字和数以万

张的图片，详细地记录下了自己征服

一座座高山的详细过程。

今年 1 月 17 日，陈钧钧又成功登

顶非洲第一高山，被称为“非洲之巅”

的乞力马扎罗山，成为皖籍成功登顶

该峰的第一人。听闻他回到家乡的消

息，记者也特地赶往马鞍山，对这位登

山者做了专访。

记者 宁大龙/文 李超钰/图

陈结东因为担心孩子不

能完成学业，背负着沉重的

“自首计划”，而随着他的被

抓，这个特困家庭再次面临

着经济困难。

执行该案的民警们也被

这个家庭感动了，浙江三民

警自筹 3600 元寄给姐弟俩，

宿松佐坝派出所送米送油送

钱。但这些都是自发的爱心

行动，对于陈结东这种特殊

情况特殊家庭来说，整个社

会还尚缺失一种相应的救济

体制。

石晓明金正刚 记者 张火旺

陈钧钧是马鞍山一名高级中学教师，

在市教育局电教馆工作。采访他是因为

他在1月 17日，成功登顶“非洲之巅”的乞

力马扎罗山，成为皖籍成功登顶该峰的第

一人。

2月23日上午，记者赶往约定的采访

地点。在人流中，记者还是一眼就认出了

陈钧钧。除了皮肤黝黑、身材健硕等登山

者共有的特点外，最特别的还是他身上的

装扮：在温度依然很低的初春，他上身穿着

短袖衫，下身则是一件长不过膝的紧身短

裤。

陈钧钧说，2004年以前的他，体重170

多斤，身体素质也非常一般。看到民间登

山者王石一行人成功登顶珠峰的消息，他

萌生了登顶珠峰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钧钧对自己进

行了近乎“残忍”的训练：每天利用早晚跑

步，平均每天都要跑24公里以上；数九寒

冬，也仅仅身穿短袖短裤；为了适应高山上

稀薄的氧气，利用假期，徒步穿越青海、西

藏等高原地区。这段期间，陈钧钧的怪异

行为让很多人不能理解，很多邻居背地里

喊他“神经病”。

给陈钧钧留下最深登峰印象的，还是

2009年攀登珠穆朗玛峰。当时，顺利登顶完

毕返回在海拔8700米处，陈钧钧的氧气用光

了。登山导游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独自一

个人下了山。满天的冰雪，稀薄的氧气，恶

劣的环境将陈钧钧逼上了绝路。他咬着牙，

深一脚、浅一脚地前行着。垂直高度350米、

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陈钧钧却足足走了7

个小时。在穿越一段悬崖的过程中，陈钧钧

一脚踩空，身体旋转了180度，这时，背在身

后的相机救了他一命，代替他的脑袋被撞了

个粉碎。在这样九死一生的过程中，陈钧钧

幸运地赶回营地。却得知，同行山友老吴，

在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过程中，不幸身亡。

经历这次生死的旅程后，他决心继续

登峰，并用照片和文字，将自己的登山过

程，详细地记录下来，让没有接触过登山的

人，能够身临其境体会到整个登山的过程。

受到父亲的影响，儿子对运动也格外

有兴趣、有天赋。刚满12岁的他，目前不仅

已经是国家二级运动员，在马鞍山举行的

铁人比赛中，还2次获得了最佳表现奖。

陈钧钧本职工作之外的工作就是登

山。在短短的几年世界，他完成了许多登

山者一辈子都完成不了的壮举：海拔7546

米的新疆慕士塔格峰、海拔8201米的卓奥

友峰、海拔8844米的珠穆朗玛峰、海拔6193

米的麦金利峰，他都登临。

陈钧钧的目标，是完成“7＋2”攀登的

计划，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

北两极点的极限探险活动。目前，陈钧钧

已经完成了其中的3项，今年年底，陈钧均

计划着要赶往南极。

预计今年年底赶赴南极

用镜头记录登山过程

珠峰上经历生死

曾被当成“神经病”

陈钧钧一年四季单袖出行


